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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草木补》《崀山草木情》《滇香四溢》……
这些都是近几年颇受人们喜爱的自然博物类图
书。这些书中的植物插图有一位共同的作者———
李聪颖。从业余爱好到全心投入，短短几年，李聪
颖创作出一大批广受好评的博物绘画作品，而博
物绘画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为她的
人生指明了新的方向。

手绘美丽花草

和很多孩子一样，孩童时期的李聪颖也喜欢涂
涂画画。幸运的是，长大后她的绘画爱好一直保留
了下来。虽然只在两个小学暑假接受过短暂的美术
专业教育，但她的画一直画得不错，中小学期间班
级的黑板报一直是由她“承包”的。

上大学后，分析化学专业的李聪颖开始与绘画
渐行渐远，后来到科技馆工作，也未再拿起画笔。直
到 2013 年夏天，与朋友在一所大学校园中散步时，
李聪颖偶然观察到了一只斑衣蜡蝉。它有着那样漂
亮的红翅膀，一下子将她内心休眠多年的绘画欲望
唤醒了。她开始重新拿起画笔。

静物、风景、人物、花草……此后的一年里，李

聪颖抱着玩玩的心态，尝试各种风格的画作。但这
种“玩”让她越来越不安。“对于已过 35 岁的我来
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那时想，自己应该有更
精准的目标，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可是具体做什么
呢？此时恰好看到的两本书让李聪颖眼前一亮。

这两本书的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一本
叫《博物人生》，另一本叫《天涯芳草》。

“《天涯芳草》告诉我，只要有一颗热爱自然的
心，你就会发现，芳草不在天涯，就在你的身边。《博
物人生》则让我了解了博物学的知识。”李聪颖说。
博物世界的精彩纷呈深深打动了李聪颖，从那时
起，她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绘画来传播博物学
的精神。

虽然有一定的绘画基础，但要将自然中的花草
画得既真切又富有美感，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李聪
颖赶紧买来几本图鉴，尤其是刘华杰书中推荐的北
京大学教授汪劲武的书，带着书到家门口的公园中
去找寻花花草草。

第一天，按照图鉴中植物名称、形状和特点，李
聪颖就找到了三种花草。她仔细观察这些花草的特
征，回到家一边拿着照片，一边拿书来对照，把植物
最典型的特点整合出来，融入自己的笔下。

画植物是个慢功夫，有时需要磨上几十个甚至
几百个小时，但李聪颖乐在其中。画了一段时间后，
她觉得自己画得不够好，又买了日本绘画教师河合
瞳的彩铅作品来学习。就这样，从油性彩铅到水溶
彩铅，再到水彩，李聪颖越画越成熟。

2015 年，李聪颖得到了为“偶像”刘华杰的新
书《燕园草木补》创作插画的机会。当年 11 月，她登
上了首届中国博物文化论坛的讲台，讲述自己与博
物绘画结缘的故事。

渐渐地，李聪颖的植物画在国内同行乃至博物
类书籍出版界小有名气，邀约她画插图和开办展览
的机构越来越多。

科学在左，艺术在右

2017 年元宵节，李聪颖在首都图书馆办了一
次小型画展。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只有十幅画的
展览，让她结识了一位良师———著名植物科学画家
曾孝濂。

原来，曾孝濂以为国内鲜有年轻人愿意画植物
画了，偶然得知李聪颖的展览，特别开心，便饶有兴
致地想去看看。在展览上，曾孝濂还见到了李聪颖

的几位画友。在曾孝濂看来，李聪颖等人已经有了
一定水平，但仍有上升空间，于是他当天就决定办
一个植物绘画高级培训班，从全国筛选了 13 位学
员，李聪颖就是其中一个。

“大自然不存在完美的模特。”曾孝濂的这句话
让李聪颖记忆深刻。

“博物绘画都是需要加工的，但这种加工必须
建立在尊重物种原本特征的基础上，比如它的花瓣
数量、花蕊排列方式等是怎样，就必须怎样呈现。然
而，如果有长残的叶子、长歪的花瓣，或者花的背面
部分具有典型的物种形态特征，那么就需要绘画者
人为地给它补全或扭转过来，这就相当于在纸上

‘手动 PS’。”李聪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
“我们要用一幅画尽量多地展示这种植物的重要形
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它的美和生命力。”

实际上，这也是博物绘画有别于其他绘画种类
的一个显著特点———科学在左，艺术在右。

如今，李聪颖仍在创作植物绘画，但也开始分
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做博物教育。

“或许是因为一直从事儿童科学教育工作吧，
我深深知道教育和传播的力量。尤其是对于博物绘
画这个小众但又美好的事物，仅仅自己画是不够

的，更需要将它传播给更多人知道。”李聪颖说。
为了了解市场，李聪颖从科技馆走出来，在北

京巧女公益基金会的自然教育部门兼职担任课程
研发副总经理。此外，她还来到北京大学、浙江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办讲座，在博物馆组织
自然观察和植物绘画活动。节假日，她带着公众走
进大自然，去观察野外植物和绘画，她特别重视组
织自然观察亲子活动，教给父母引导孩子亲近自然
的意识和方法。

这两年来，李聪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
够用，但她乐此不疲。“如何在儿童自然观察活动中
引申出科学内容，如何将自然教育与科学教育更好
地融合起来，是我现在最感兴趣的课题。我很愿意
去尝试，去努力。”李聪颖说。

用植物画传播博物学
本报记者张文静

“万般皆下品，唯有
读书高”———这句传颂
千年的古训，跟当今社
会的多元价值观打了场
遭遇战。

近日，山东大学一
位女研究生因为一年读
书超过 600 本而走红网
络。这么“正能量”的故事
却一石激起千“种”浪。

有人赞：“腹有诗书
气自华。”有人弹：“读这
么多书干吗？”

有人疑：“记住了多
少？理解了多少？”有人
议：“一个人如果整日读
书，他将逐渐失去思考
能力。”

当整个社会不再
唯书独尊时，我们究竟
该 怎 么 看 读 书 这 件

“小”事儿？
首先必须明确，读

书和听音乐、赏书画、看
歌剧、打比赛、斗棋牌
甚至玩游戏一样，都是
人类传递信息、分享情
思、消遣娱乐的途径。
它是其中极其重要的
一种形式，但也仅仅是

“其中一种”。
如果充分尊重人的

个体差异，你就会发现，
每个人最适合的信息获
取方式真的不一样：有
的人视觉记忆出众，光
靠听讲却记不住多少东
西；有的人读起文字来
吃力不已，却很容易领
会光影世界里的节奏和情绪；有的人对
琴棋书画统统无感，却在肢体运动上一
点即透。

从这个角度来看，单独推崇读书一
门，的确有失偏颇。一个自由开放的社
会，理应允许每个人遵照自己的禀赋和
志趣，打开属于自己的那片精彩天地。如
果一个人是真的爱读书，往往就不是为
了“黄金屋”和“颜如玉”，只是因为阅读
带来无可比拟的乐趣。

仅仅因为一个女孩沉浸书海、自得
其乐，就断言人家会“逐渐失去思考能
力”的人，问题不在于读书太少，而在于
傲慢和狭隘，在于无法理解与自己不同
的趣味情怀。

那我们是不是就没必要提倡读书
了呢？更不是。

还是那句话，读书是各种信息获取
渠道中极其重要的一种。这种“重要”，在
于书籍对信息的承载能力和传达能力
都是最强的。音乐固然能抒发情感、绘画
固然能表达思想、运动固然能彰显精神，
但这些方式都是间接的，受众领会起来
也更加见仁见智。

语言文字的表意功能，最直接、最
明确、最高效。书籍所能承载的信息，也
最庞大、最复杂、最完整。那些有阅读习
惯的人，也就比其他人更容易掌握成体
系的知识，更容易建立良好的逻辑思维
和稳定的价值观念。

何况，在如今这个“短平快”和“奶
头乐（发泄性和满足性的娱乐）”大行其
道的时代里，读书依然是一种门槛较高
的文化活动，依然坚守着有个性、有深
度、有批判、有反思的文化品格。一个人
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读书，往往也就意
味着他愿意多花一些代价，去追求某种
值得珍视的意义。

“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每天读书”“以
色列人均年读书 64 本”“日本人均年读
书 40 本”……我们之所以常常被这些
数字触动，从而反躬自省，不是因为读书
要像竞赛一样比拼数量，只是因为当一
个民族中有更多人在坚守意义、坚守深
度时，这个民族就有了一种令人不得不
敬重的姿态。

在一片未知中踏上人生新旅程
孙世刚

院士忆高考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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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世刚

收到厦门大学电化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我
发现信封里还有一封信，招生老师亲切地写道：“本
来您没有报我们学校，也许接到通知书又高兴又奇
怪。”他解释了把我调剂到这所学校的原因，也表达
了热情的问候和欢迎。这封信我至今还留在身边。

我家在四川一个叫作“万县”的小县城（今重庆
万州）。厦门在哪里，我从没听说过。四川话管“厦
门”叫“耍门”，乡亲们还拿我打趣，说我考上了一所
玩耍的大学。

就这样，我在一片未知中踏上了人生的新旅
程。那时我并不知道，厦门大学将是我数十年扎根
的地方。

领教到知识的力量

我的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对革命事业忠心
耿耿。我和两个妹妹还小的时候，他们就双双下乡
去了。当时下乡干部的子女都托管在县委机关幼儿
园。所以说来好笑，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都是在幼
儿园里度过的。后来幼儿园拆掉了，我又借住在别
人家里。

1966 年我读完了 6 年小学，但初中才上了半
年，就碰上“文革”。一部分老师坚守在教室里上课，
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只知道没人管了，都在走廊里打
闹玩耍。这段时间的学业就这么荒废了。

初中毕业后，不到 16 岁的我开始了“上山下
乡”。村里的工作和生活非常艰苦，我年纪也小，个
头也小，总被安排和妇女同志一起干活。后来，生产
队长终于想出了一份适合我的活计：每天早上举个
扩音筒给大家读报纸，宣传时事政治。我也通过这
份工作认了不少字，积累了一些语文知识。

1972 年，区里要修一条公路连接各个公社，请
来了县里的一支交通大队，需要找几个知青帮忙。
尽管我只有小学知识水平，但在村里也算半个文化
人，就被选中了。当时给我分配的任务非常简单，就
是拿着标尺跟在队长后面，他选定路线后，工人打
一个桩，我就过去把标尺立在桩上，再由后面的人
测量。

每天晚上，几个技术人员都忙于计算造价、土
方等。我感到十分神奇。这些技术人员还聊天，说现
在参加学校招生考试的学生什么都没学到，连“一
元二次方程”都不会解。我听得心下一惊，因为我也
不知道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

就在那一年，邓小平复出抓教育，学习潮再次
涌起。不少学校都要新招一批学生，我决定参加考
试，争取学习的机会。

大多数学校的入学考试都考数理化，我基础不
好，就选择了只考语文的农业学校。大概是得益于
那段读报纸的经历，我幸运地被一所省重点农业中
等专业学校录取了，分配到农业机械化专业。这个
专业的课程很扎实，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工程力
学、机械制图、农业机械维护管理等。毕业时我甚至
还拿到了拖拉机驾驶证。

从学校出来后，我开始在县区的农业机械化管
理站上班。一天，管理站附近农机修理厂的一位老
师傅来找我，说电动机坏了，他按经验修理后转不
起来。我给他仔细讲了其中原理，也建议了解决方
案。但电动机是公家财产，老师傅不敢轻易采纳他
从未听说过的方案，犹豫再三还是走了。

没过几天，老师傅又回来了。这次我俩一起动
手，当电闸合上的瞬间，电动机立刻转了起来。我们
俩都很高兴。

这件事让我出了名，周围的工人有什么要修的
都来找我。我又一次领教到知识的力量———我并未
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但就学了这么一点东西，就
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我迫切地希望学到更多知
识，于是找来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把大学的代数、
微积分和电磁学基本都自学了一遍。

我们家出了三个大学生

1974 年到 1977 年，我到县里的农业机械研究
所工作。虽然叫“研究所”，我做的却是非常基础的
工作，跟科研毫无关系。这里工作比较辛苦，我常常
出差去考察煤矿，跟工人们一起进入矿井，出来时
浑身都是漆黑的煤尘。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知青们大都非常激
动，都说这是一条走出农村的路。但我们家的情况
比较特殊：我的大妹妹下过乡，已经通过工农兵推
荐途径上了大学；小妹妹刚刚高中毕业，成绩不错，
全家都盼着她能考上大学；至于走上工作岗位的
我，似乎更适合留在家乡，侍奉双亲。

正因如此，我并没有专门复习备考，而是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怀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走上了考场。

我记得很清楚，一道语文考题是默写毛主席的
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恰巧我们县城有个高音喇
叭，每天早上播放新闻和音乐，有段时间播放的就
是这首配乐的《蝶恋花》，我每天听着，不知不觉早
已刻进了脑海里。

我觉得题目不算难，每门考试都是第一个交
卷。有一次刚走出考场，一位认识的监考老师关
心地问我：“你是不是题都不会做，所以这么早就
出来啦？”我只好回答：“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反正
都做完了。”

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好，就连考试结
束后我都没有专门去打听成绩。

相比之下，身负众望的小妹就紧张得多，尽管
她的学习基础比我好，但这一次还是落榜了。幸运
的是，小妹半年后也考上了大学。

我们家一下出了三个大学生！这可是祖祖辈辈
都没有过的大喜事。

成了大学里的民兵连长

被厦门大学录取后，我专门去查了资料，才知
道厦门有多远。那时交通不便，父母也没有能力远
行送我。好在我们那儿有人在厦门当兵，我就提出
和他们一起走：先坐轮船到九江，再从九江转火车，
辗转四五天终于到了厦门。

因为不能自主选择行程，我提前好多天到了学
校，是这批考生中第一个报到的。厦大的老师非常
热情地接待了我。

现在大家熟知的厦门，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
市。但在当时，厦门到处是低矮破旧的房子。在我这
个小县城孩子眼里，这座城市的条件比我老家也好
不上多少。当然啦，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那
种感觉还是非常幸福。当时这里还没有游客，海滩
非常安静，常常能捡到漂亮的贝壳。

我们那批学生无论在年龄、背景还是学识基础
上，差别都非常大。最小的学生才十五六岁，最大的
一位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刚开学，我们就举行了化学和英语两门功课的
摸底考试。老师会格外关注基础比较差的学生，适
当开开小灶。整个大一，我就着重学这两门课。经过
一年恶补，我的英语和化学成绩都上来了。

尽管之前我对化学毫无概念，但我很快发现化
学真是有用。就拿我学的电化学来说，从老百姓最
常接触的电池、自行车，到最尖端的导弹、潜艇，都
会用到。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

那时候，我们国家已经基本处于和平年代。但

福建这边的人民解放军和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还
在打炮仗。当时叫“单打双停”，也就是逢单日炮击，
双日暂停。一到单日的下午 5 点，我们在学校就能
听见几声炮响，还能听到两岸的大喇叭互相宣传。
每天傍晚 5 点以后，解放军用树枝把沙滩上的脚印
拓平，早上再去看有没有新的脚印出现，以此判断
是否有特务连夜登陆。

身处厦门前线，我们这些大学生也被编入了民
兵队，考虑到我以前做过干部，老师任命我为民兵
连长。我们当时可是要真枪实弹地站哨的。我们还
挖过防空洞。夏天洞外炎热、洞里阴冷，有些同学扛
不住忽冷忽热的温差，感冒发烧了，还得打奎宁针。

这些经历给我们的大学生活平添了几分劳作
的艰苦和气氛的紧张，这是内陆大学的学生们体会
不到的。也正因如此，我们这批学生有着很强的组
织性和纪律性。

“中国学生可真勤奋呀！”

1982 年，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报考的导师是
田昭武院士。成绩出来后，田先生问我，你想出国
吗？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就抓住了。

我们这批学生先被送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由几
位法国来的老师培训法语，这些老师一句中文和英
文都不会，教我们法语的方式也很有意思。比如放
出一幅汽车急刹车的画面，同时响起刺耳的声音，
接着再出示一个法语单词：“当心！”经过 3 个月的
学习，我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日常会话。之后我们
又到法国接受了 3 个月培训，便去巴黎第六大学的
电化学专业上课了。

法国的研究生课程没有教材，没有讲义，全凭
老师用纯法语授课。讲课的内容我们还能听懂一
些，但有时候老师用法语开个玩笑，其他学生都笑
了，我们就只有傻看着的份儿。

留学的路上还有一道坎儿要过。法国教育部一
开始并未允许我们注册学籍，要等到半个学期后参
加统一考试，成绩够好才能留下来继续学习。

刚好我学习的实验室里有一位法国同学，每次
下课我就把他的课堂笔记借去复印，晚上拿回宿舍
边查字典边学。

终于等到统一考试，虽然我们连题目都读不大

懂，但一看到那些公式方程，就猜到了八九分。有趣
的是，有一道题我虽然会做，但不知道如何用法语
表示，就干脆画了一幅原理示意图上去。

分管我们这批电化学专业研究生的教授是居
里夫人的女婿。这次考试结束后，他兴奋地说：

“咱们班上这两个中国同学，法语讲得一窍不通，
学习成绩倒很好！”就这样，我们注册成为了正式
留学生。

经过一年学习，我的法语基本过关，不仅能
听懂老师讲课，还能用法语写论文、答辩。法国当
时有两级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博士和国家博
士。成绩最优秀的人才能注册国家博士学位，而
只有获得这个学位，才有到大学任教的资格。我
幸运地拿到了国家博士学位，进入法国科学院做
博士后研究。

在法国科学院，和我同导师的是一位早来一年
的法国学生，最后我俩一起毕业。大家都很吃惊：

“中国学生可真勤奋呀！”

厦大带给我太多感动

在法国留学 5 年后，我又回到中国，回到了厦
大。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所大学有太多让我感
动的事情。

留法学习期间，田昭武先生多次到法国考察。
他每次来都看望我们这些厦门大学的留学生，给
我们讲中国发生的变化，鼓励我们学好本领，回
国做事。他还告诉我，厦门大学将要建立固体表
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而这正是我在钻研的
方向。

我想———是时候回去了。
回国后，我首先来到北京，去科技部博士管委

会报到，联系做博士后的事宜。当时博士后的待遇
非常优厚，提供两室一厅的住房，还会妥善安排家
属。相应的，博士后名额也非常稀缺，每个博士后流
动站只能招收两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很遗憾地告
知我，厦门大学的博士后站已经招满两人，问我愿
不愿意到另一所知名大学去。

我回到厦大，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田先生。没
想到学校非常重视这件事。他们很正式地写了一
封公函，表示只要博士管委会多给一个名额，产
生的所有费用由厦门大学自理，不给国家增添任
何负担。

我把公函带到管委会，两天后，我得到答复：同
意申请，给厦门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后流动站增加一
个名额，支持你去厦门大学！

这就是厦门大学的优良传统———饱含人情味
儿的凝聚力。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
办，走在校园里，我们知道每栋楼的名字，知道这是
哪位校友或华侨捐赠的。我们 77 级、78 级的大学同
学，也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回馈母校。作为我们这
些留下来的人，就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

中国的高考制度恢复 40 年了，这种相对公平
的人才选拔机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特别对出身
偏远农村的寒门学子，是不可替代的大好机会。

不过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一考定
终身”“华山一条道”的模式终将成为历史。我更
希望看到的，是构建一个终身学习型的社会，让
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里接受最好的教育
和培训。

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有气魄、有闯劲儿，向着自
己擅长的、有兴趣的方向勇敢进发，行行都能出状
元、条条大路通罗马。（本报记者李晨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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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与录取通知书一
起送达的信

1977 年参加高考，1978 年进入厦门大学
化学系学习。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
院院长。长期从事电化学和表界面科学研究，
提出电催化活性位的结构模型，揭示了表面
原子排列结构与电催化性能的构效关系，发
展了高灵敏度、高时间分辨的电化学原位红
外反射光谱方法，系统研究电催化过程，阐明
了多种有机小分子与铂电极表面相互作用的
机制，创建了电化学结构控制合成方法，成功
破解高表面能纳米晶制备的难题，首次制备
出由高指数晶面围成的高表面能铂二十四面
体纳米晶，显著提高了铂催化剂的活性。曾获
国际电化学会 Brian Conway 奖章、中国电化
学贡献奖、教育部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等。2015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

翠雀 李聪颖绘

孙世刚在厦门大学门
前留念

银大学生民兵训练 （右二
为孙世刚）


